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温暖“冰凉”的苗寨暖 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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怀揣一颗炙热的心站在寨子面前，余

宗洋的眼前是“冰凉”的。

他能看到自己呼出的每一口气都变成

一片白雾，随着刺骨的风散去，眼前深褐色

的木房子是这个名叫“排扎”的苗寨里最常

见的建筑，深灰色的瓦、土黄色的路、阴沉

沉的天，半天见不着个人。

而 他 通 向 寨 子 的 路 则 充 满 着 勃 勃 生

机——天津财经大学金融学本科，清华大

学法学硕士，他的同学绝大多数都在知名

的金融机构和律师事务所工作，每日西装

革履进出写字楼，谈着大项目，拿着不菲的

薪酬。

余 宗 洋 清 楚 地 记 得 那 一 天 是 2016 年

12 月 15 日 。“ 太 冷 了 ， 甚 至 有 点 凄 凉 ！”

他提着行李走进寨子，开启了驻村扶贫时

间。

此前，他在北京的寝室里看了一部央

视的专题片，讲贵州黔东南苗族侗族自治

州的故事，看完专题片，他下定决心考选调

生，去从来没去过的贵州黔东南。

“到祖国需要的地方去”，余宗洋说。这

句常在报纸上看到的话，自己也说出来了。

苗 寨 里 的 村 民 们 知 道 村 里 来 了 高 材

生，但并不清楚他能为寨子带来什么。寨子

里流传的故事说，这里曾出过两个高材生，

一个设计了贵阳龙洞堡机场，一个建造了

核电站，但自从有了出息就很少回村，家里

的老房子修修补补凑合着。

寨子里有点本事的人都外出了，不少

木房子常年空着。余宗洋翻出了寨里的花

名册，总共 80 多户人家，留在寨里的年轻

人伸出双手就能数过来，多数是老人、妇女

和孩子。寨子里有个村民组长，帮着上传下

达一些事，除此之外，没有村民操心整个寨

子的长远发展问题。

怎么让寨子有点生机不这么冰凉？这

是余宗洋的第一反应。

课本中没有这样的知识，余宗洋开始

一户一户走访。寨子里的村民淳朴热情，余

宗洋不用敲门，走到谁家门口都能听到进

屋吃饭的招呼声。屋里地上挖个几十厘米

的坑，填上炭，架个锅，切一块屋里吊的老

腊肉，煮上地里的新鲜蔬菜，端起一大杯糯

米酒，一顿饭可以边吃边聊几个小时。

通过吃饭聊天，余宗洋了解到村里总共

有 13 个姓氏，这意味着 80 多户人家分为 13
个大家族，有些稍大的家族有不同的支系，

村里还有几位性格泼辣的妇女，说一不二。

有人提醒余宗洋，必须要平衡好各个家族的

关系，才能服众，这是村里的“政治”。

余宗洋很有心，不论进谁家都能看到

家里缺点什么，有段时间他接连在淘宝上

买了好几把火钳子 ，先快递到县里 ，再从

县里带回村 ，送到火钳子坏了的村民家 。

他经常给老人孩子带些食品和小礼物，村

民们觉得这个小伙子懂事，大事小事都会

告诉他。

余宗洋还把住处搬到了一户村民家，

家里男主人姓王 ，女主人姓姚 ，这两个姓

是村里最大的两个姓，相当于一下子住进

了 两 个 大 家 族 里 。老 两 口 的 女 儿 出 嫁 离

家 ，他们就把余宗洋当成家里的儿子 ，一

口锅里吃饭，余宗洋每月交 500 元生活费，

平常时不时从县城买些好吃的回来。

其 实 ，寨 子 里 的 人 想 发 展 旅 游 ，从 寨

门 口 到 著 名 的 西 江 千 户 苗 寨 景 区 有 一 条

平坦的山路，距离大约 40 公里，开车不到 1
小时 ，寨子旁有一个未开发的瀑布群 ，景

色很美，具备做特色旅游的基础。

县 里 也 有 支 持 排 扎 苗 寨 发 展 旅 游 的

计 划 ，还 从 北 京 请 来 知 名 的 规 划 设 计 团

队 。在余宗洋的脑海里 ，寨子应该是一副

“大干快上”的样子，但就是“雷声大雨点

小”，村民们不知道劲该怎么使。

“先让寨子里吵起来。”余宗洋发动村

里的党员、老人、妇女等 18 名代表共同成

立管理委员会，跟寨子有关的大事小事都

交给这个委员会商议 ，“经常开会嘈嘈杂

杂，但这不是有了生气儿吗？”

管理委员会拉起了村民微信群，在寨

里生活和外出的村民都拉进群，没几天工

夫就拉进了 170 多人，群里七嘴八舌地讨

论寨子该怎么干，隔一会儿就能有几十条

未读信息。一次，群管理员被几位村民唠叨

烦了，把一些人踢出了群，“把人踢出去了

人心就没了，寨子还怎么干？”余宗洋又重

新拉了个群，取名美丽排扎，自己当群主，

什么意见都可以发表。

余宗洋总觉得寨子里灰暗暗的，冬天

温度低，建筑还都是冷色调，很闷，没有显

眼的能振奋精神的东西，他有时三更半夜

在村子的后山上晃荡，想村里的事，在老人

嘴里那是块阴地，夜里不能去。

他 想 到 了 在 寨 子 里 挂 国 旗 ，“ 红 ，醒

目 ！”他 很 快 用 自 己 的 工 资 在 淘 宝 上 买 了

100 面国旗。

“选最显眼的一家人挂第一面，高高的

挂着。”余宗洋说，村民出门一抬头就能看

到五星红旗在寨子里飘扬，特别鲜艳。

第二天，村里发种子，领种子还可以领

国旗，一夜之间村里挂了 60 多面国旗。“在

寨子里走了一圈，我突然就笑了，精气神出

来了。”余宗洋说。

集体议事、挂满国旗，寨子渐渐有了苏

醒的味道，但归根结底还是怎么发展旅游。

北京的规划设计团队给村里设计了非

常漂亮的苗族民宿，全木质榫卯结构，县里

支持了资金。2017 年 2 月 28 日破土，7 月 31
日竣工。团队从网上淘了一大批精美的用

品，锅碗瓢盆、牙刷香皂、茶壶高脚杯，包装

箱堆满了院子，几个人拆快递就花了 3 天。

在这栋民宿里，可以像吃西餐一样优

雅地品尝地道的苗族美食，高脚杯里可以

是 红 酒、可 以 是 西 瓜 汁 ，也 可 以 是 苗 家 米

酒。每个房间每晚卖 280 元，餐费另算，夏

日里最多的一天有 7000 多元入账。

收入可观，寨子里炸了锅！

有人立马回家商量改造自家的老屋，

余宗洋追到家里，建议村民按照已经建成

的精品民宿大兴土木，扩建一步到位，传统

的旱厕都改成冲水马桶。有村民返乡，贷款

好几十万元 ，投资建了可以同时容纳 100
人的餐厅。

寨子里每天的话题都离不开旅游，瀑

布群旅游设施项目也上了马，余宗洋像打

了鸡血，每天挨家挨户做工作，最初希望每

家都改成大民宿，有规模的接待能力才能

外出对接旅行社，让游客成批进来，后来觉

得现有的老房子打扫干净加上床也行，立

马见效。

总有人问余宗洋，你什么时候把游客

带到我家？

余宗洋经常反问，你什么时候把床铺、

厕所、洗澡设施做好？

“你告诉我什么时候带来，我就什么时

候做好。”

余宗洋清楚，村民们找了大半辈子的

发展路，如今随着精准扶贫之路出现了希

望，心里肯定还有一些焦灼，“投了万一没

人来怎么办？不投错过机会了怎么办？”

村民们改造房屋的进度也能体现出这

样的心理波动，村里进游客多的日子，改造

工地热火朝天，游客稀少几天，有的人家就

没那么积极了，村子好像跟着游客的节奏

呼吸。

2017 年 入 冬 ，村 里 埋 下 排 污 管 ，家 家

户户都可以把旱厕改造成冲水马桶了。余

宗洋联系工程队给一家人改造了厕所，几

平方米的地方放下了一个蹲便器、一个洗

手台，还加装了一台电热水器，随时有热水

洗澡，这是接待客人的基本条件。

一时间，这个厕所成了寨子里的热门

景点，男女老少都来参观。那个月，3 户人

家的厕所做了改造，一位老人说，活了 60
多年，第一次站着洗了热水澡。

这一年，12 户人家开始扩建自己的老

房，有人计划做只有几个房间的精品民宿，

有人计划做容纳 100 人的青年旅舍。余宗

洋感觉，村民有了思路，村里就有了起色。

他不断把寨子的变化发在朋友圈里，

很多同学朋友帮他出主意、拉客源，一位同

学的妈妈在内蒙古做乡村旅游，还特意到

寨子里给他支招。

余宗洋原本以为，今年寨子里就能有上

规模的接待能力，他嘴里总说着快快快，

但现实并非都如他所愿。多数改建、扩建

的房子用了1年还没完工，目前只有大约18
户人家改了厕所、装了热水器，100多张床

今年 11月才搬进农户家，还在联系床垫和

床上用品，这 一 切 最 终 都 归 咎 到 一 个 点

上：缺钱。

现在，余宗洋会安慰自己说，排扎已经

是县里动得最快的寨子了，目标就在眼前。

排扎的商标刚刚申请下来，“以后这里什么

最值钱？是品牌。”他坚信。

今年国庆黄金周，一对来自大连的母

子在排扎苗寨度过了愉快的 4 天假期，余

宗洋为他们设计了攻略：第一天抵达之后

体验苗寨的拦门酒，然后与村民一起唱歌

跳舞，晚上参加热闹的篝火晚会；第二天爬

山看瀑布群，与大自然亲近；第三天和村里

的孩子手拉手结对，一起下田抓鱼，品尝苗

族长桌宴；第四天漫步寨子后返程。

“4 天在寨子里花了 500 元，来回机票

1.2 万元，他们说这是终生难忘的旅行，超

值。”余宗洋突然意识到，假期亲子研学是

排扎苗寨的新机会。

不久前，在一次关于脱贫攻坚的主题

论坛上，余宗洋说希望有更专业的人士能

帮助开发寨子里的研学主题线路，并加以

推广。明年开春以后，寨子里能有200人左

右的食宿接待能力，他认为，研学能带来

更优质的客源，对村里孩子来说也有更大

的意义。

有人问过余宗洋，清华毕业后在寨子

里做建房、改厕所、拉客之类的小事，到

底有多大意义，余宗洋也问过自己。有一

段时间，他每天清晨去寨子河边的栈道上

读 《道德经》 寻找答案，现在他想得很明

白，温暖寨子的过程正是一个男人成长的

过程。

“村民们现在经济上还不富裕，但精神

上一直是丰富的，善良淳朴、坚强有韧劲的

样子，在这里才能学到。”余宗洋说，“我做

事也渐渐有点章法了，这种成熟的感觉很

微妙。”

江苏宿迁一位年轻父亲为了“庆祝”

自己 11 岁的儿子考了 7 分，用小轿车拉了

一车烟花爆竹在镇上燃放。视频在网上引

发关注后，有媒体证实了消息的真实性。

故事的主角周先生从事水泥运输工作，他

说孩子成绩一直不好，这次考了 7 分，自

己并没生气，为了激励孩子，便带孩子买

了 1000 多元的烟花。

这位家长的洒脱，确实让人刮目相看。

很 多 家 长 如 果 得 知 自 己 的 孩 子 只 考 了 7

分，恐怕只会忧心忡忡，甚至暴跳如雷。像

周先生这样云淡风轻，乃至反其道而行之

地开展庆祝，绝对是家长中的异类。

据说，在周先生的鼓励下，孩子前两

天 考 试 获 得 了 57 分 ，虽 然 还 是 没 到 及 格

线，但不容否认其取得的明显进步。也许这

种进步跟放烟花没有直接联系，不过，轻松

的家庭氛围，再加上适当的激励措施，必然

对孩子学习的软环境产生积极作用。

谁都知道，考 7 分不是什么好事。在

一些家长眼里，也是挺没“面子”的一件

事情。然而，在开展家庭教育时，只有首

先接受孩子现有学习能力的事实，才谈得

上引导和改变。如果连孩子的基础状况都

不了解，都不接受，只是一味采取暴力式

和惩戒式教育，解决不了任何问题。

一段时间以来，关于中国家长在子女

教育方面的焦虑感，时常成为舆情热点。

比如，朋友圈里掀起了一股“提前嫁女娶

媳妇儿”风潮——不少年轻家长表示，愿

意为孩子提供优厚的婚嫁条件，“有房送

车配嫁妆”，前提是现在就接走，把孩子

的作业都辅导一下。为了子女的学业，有

太多家长“操碎了心”，甚至某地还爆出

新闻，一位年轻妈妈因为孩子做作业太慢

而突发中风。

焦虑，体现的是家长对子女教育的重

视。在教育界百般呼吁加强家庭教育的背

景下，这种焦虑当然是有意义的。不过，

只有当焦虑转化为动力，转化为有建设性

意义的行动，家长对家庭教育的热切与关

注才能发挥实际价值。否则，各种各样的

焦虑，只会让部分家长如同无头苍蝇，病

急乱投医，兜兜转转于各类补习班、兴趣

班，却不见得孩子从中受益。

家长应该始终让子女看到，自己是跟

他们站在一边的。向子女施加太多压力，

追求完美主义，考了 99 分只丢了 1 分就觉

得孩子失败，这样的家长大有人在。这根

本不是教育，而是一种对孩子潜能的过度

索求。如果因此让子女产生对立感，难免

得不偿失。

就分数层面而言，7 分当然不是什么

可喜可贺的成绩，但是，在一个未成年人成

长以至于社会化的过程中，分数扮演的角色

究竟有多重呢？教育之所以在应试化的圈子

里走不出来，很大程度上在于分数被赋予

了太多的符号性意义。选拔性考试当然要

看分数，但分数还远远不是成功的标志。

放烟花庆祝儿子考 7 分，当然不是走

向“反智”的道路。一方面，分数跟“智

识”究竟有多大程度的关联，并不能简单

化地下判断；另一方面，庆祝不意味着满

足，而只是一个阶段性的激励手段。

其实，动辄渲染高考状元多么努力、

多么优秀，和一段时间盛行的“读书无用

论”，都是人们在分数崇拜思维主导下产

生的认知偏见。应该承认，学校教育是主

流大众完善公民素养、习得一技之长的最

重要渠道，分数依然是衡量教育水平的指

标。不过，对个体来说，每个人的优势都

体 现 在 不 同 方 面 ， 考 试 成 绩 不 能 覆 盖 所

有。无论是高考状元进入社会以后的人生

“不如意”，还是学历层次不高的人在商场

翻云覆雨，都是这种个体差异的体现。

家庭教育理应是一种互动，它不应该

成为学校教育的延续，家长也不能成为第

二个教师——帮着批改作业，代理教师的

职责。家长介入程度太高了，操纵欲望太

强了，会让家庭丧失应有的融洽，会让家

庭生活负上不能承受的重压。

我不能肯定，生活在为 7 分而庆祝的

家庭，孩子未来会多么优秀，能取得多大

的成就。但可以确定的是，当烟花在夜空

中划下漫天璀璨的那一刻，孩子是感到快

乐 的 ， 会 为 生 活 在 这 样 的 家 庭 而 感 到 幸

福。家庭教育不一定要把子女塑造成“成

功的人”，但有责任把孩子培养成“健全

的人”。至于接下来的人生艰险之路，终

究要孩子自己去走。

村民为无名烈士守墓 73 年

从 1945

年 7 月 ， 山

西 平 遥 丰 盛

村 的 后 山 上

便 出 现 了 两

座 并 不 起 眼

的 烈 士 墓 。

人们只知道墓里面埋葬着一位“司令”

和 一 位 “ 团 长 ”。 1950 年 ， 那 位 “ 司

令”的后人迁走了其中一座墓，另外一

座继续留在丰盛村。

60 岁 的 贾 林 香 30 多 年 前 嫁 过 来 ，

一直靠种地和养鸡为生。她每年都来到

村 里 的 后 山 ， 给 这 座 无 名 烈 士 墓 烧 烧

纸 ， 拔 拔 杂 草 。 守 墓 ， 已 经 守 了 73

年 。 贾 林 香 的 公 公 曾 是 村 子 里 管 “ 财

粮 ” 的 负 责 人 ， 1945 年 ， 八 路 军 安 葬

了两名烈士，并委托贾林香的公公帮忙

照看。

2014 年 ， 喜 欢 研 究 八 路 军 历 史 的

王京利来到这座烈士墓，通过翻阅史料

和联络各地民政部门，墓主人的范围最

终 被 缩 小 到 两 个 人 ——33 岁 牺 牲 的 廖

纲 绍 烈 士 和 29 岁 牺 牲 的 邹 开 胜 烈 士 。

两人同时牺牲在 1945 年山西平遥的一

场 战 斗 中 。 73 年 来 ， 他 们 的 后 人 也 都

在寻找他们的遗骨。

近 日 ， 通 过 DNA 鉴 定 ， 这 位

“ 无 名 烈 士 ” 的 身 份 被 确 认 ， 他 就 是

抗 日 时 期 延 安 南 下 干 部 队 副 旅 级 干 部

邹开胜。已经 73 岁的邹开胜的女儿看

到 这 个 结 果 ， 止 不 住 的 泪 水 一 滴 滴 掉

在鉴定书上。

青 山 处 处 埋 忠 骨 ， 何 须 马 革 裹 尸

还。

公交司机夜护迷路女歌迷

11 月

17 日，贵

阳最热闹

的事也许

就是周杰

伦的演唱

会了。而

专门从成

都赶来贵阳听演唱的女孩廖星缘，不仅

感受了演唱会的火热氛围，更体验了贵

阳的温情。

那 天 晚 上 11 时 ， 演 唱 会 结 束 ， 廖

星缘坐上 208 路公交车准备返回住处，

但人生地不熟，直到终点站才发现坐错

了车。这时，她所在的位置距离目的地

将近 10 公里，打车也非常困难。

这 时 ， 公 交 车 司 机 葛 师 傅 走 过 来

问，廖星缘便把坐错车的事情告诉了他。

葛师傅开的是末班车，按计划是要开回

车站停放。他打电话给车队报备后，决定

用公交车将乘客带回易打车的地方。

“当时师傅问了我们每个人的酒店

地址后，往 回 开 了 大 概 七 八 公 里 ， 先

是 分 别 把 那 两 个 女 生 和 男 生 送 到 了 距

离 他 们 酒 店 1 公 里 内 的 站 台 ， 下 车 时

还 一 直 嘱 咐 他 们 不 要 打 黑 车 ， 注 意 安

全。”廖星缘说，因为时间太晚，师傅

还 是 不 放 心 ， 直 接 把 她 送 到 了 酒 店 门

口 。 此 时 已 将 近 深 夜 1 点 ， 而 早 上 6

点，他又要起床去上班。

廖 星 缘 说 ， 这 是 自 己 2018 年 经 历

的最温暖的一件事。事后，葛师傅说：

“这么做只是举手之劳。”

真正的护花使者，在城市的黑夜中

守护光明。

交警牵手送老奶奶回家

一 段 济

南 交 警 牵 着

老 奶 奶 走 路

的 视 频 ， 近

日 在 网 上 盛

传。

交 警 名

叫 何 旭 ， 是

个 90 后，当时正在路口执勤。一名 80

岁上下的老太太出现在路口，手里提着

很重的包，脚下看上去也不稳，差点摔

倒 。 看 到 这 一 幕 ， 何 旭 本 能 地 跑 了 过

去，老人也恰好看到了他，伸手求助。

“ 没 问 题!” 何 旭 摘 下 了 制 式 手

套，左手牵着老奶奶的右手,右手提起

快 30 斤 重 的 大 包 ， 一 老 一 少 往 前 走 。

得 知 老 人 就 住 在 前 方 二 三 百 米 远 的 小

区，何旭当即决定将老人送到家门口。

何旭的善良举动打动了无数网友，

还有很多网友留言询问他是否单身。对

于他做出的这个暖心之举，他的同事都

表示不奇怪：“他平常就是个好孩子,善

良,干这事太正常了。”

只说一句，是的，何旭目前还是单

身。

11 月 20 日，山东曲阜，孔子研究院

的 孔 子 学 院 总 部 体 验 基 地 内 ， 两 名

女孩诵读 《诗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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